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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 16?，“翔港科技”正式上市。车辆在公司大
门口列队，准备去陆家嘴证券交易大楼参加鸣锣开市仪式。

董建军出发前只问了一件事。他问工会主席、上市公
司监事长瞿伟红：“5位残障员工代表都上车了吗？ ”

车队穿过临港大道，驶上高速公路。

临港这座新城，本世纪初才从一片荒滩上崛起。有人
说它是一颗小太阳，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组成了它的
热力和光芒。 也许他们还没发现，“翔港科技” 那里升起
的，正是临港的另一道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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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的另一道阳光
◆ 彭瑞高

    这批员工招来后，公司议论纷

纷，瞿伟红觉得压力山大，这天一早
就敲响了董事长室门。

她是“翔港科技”的工会主席，
员工福利归她管。这家企业很特别：

残障人士特别多。公司规定不许称

“残疾人”，而统称“福利员工”，也许

是沾上了“福利”两字，这块工作也
归她管。
人们的议论，主要集中在袁滔

身上。袁滔才二十岁，下肢严重残
疾。小伙子行走不稳，让他折个纸

袋、贴个商标，动作也不利索。有人
就说，这样的员工招来干什么？不

是给企业添麻烦吗？这样弄下去，
公司还怎么发展？

瞿伟红汇报完毕，小心翼翼问

道：“董事长，您看招聘残障员工的
事，能不能先停一下？”董事长笑笑，

说：“小瞿，青工袁滔的来历，我当初
就听你讲过，这件事，你也要不忘初

心啊。”

瞿伟红就想起那次去崇明的“初心”。由

于公司多年坚持招聘残障员工，附近城乡的
残障人士都有了工作，公司就想去崇明，把好

事做上岛去。一上岛，果然大量残障人士闻讯
而来，其中，就有袁滔。
瞿伟红当时就觉得袁滔条件比别人差一

些，想淘汰不收。可一眼瞥见袁滔妈妈那一头

早生的白发，心就软了。袁滔妈妈在小学当保

洁工，又脏又累的工作没把她压垮，可这成年
的残疾儿子，却压弯了她的腰。她把袁滔推到

瞿伟红面前，还没说话，眼泪先下来了。
瞿伟红倾听她的诉说，才知袁滔的严重

残疾，是母亲早产带来的。小瞿自己也是母
亲，她能触摸到袁滔妈妈心里那份痛楚。

袁滔妈妈说：“给我儿子一个工作吧！他
初中毕业后，整天在家玩游戏，七年多了，他

真的要废了！”

董事长说：“你看，袁滔就是这一家人的
痛。把他招进公司，不仅给他本人希望，也给了

他们一家子希望。这样做没错，小瞿。”
董事长名叫董建军，是世代农民的儿子。

基因使他知道，残疾乡亲是农村最苦的人，残疾

家庭也是农村最穷苦的家庭；基因还让他知道，
只有得到工作机会，残疾乡亲才有希望站起来。

从办厂第一天起，董建军就想好，要把一部分岗

位留给身有残障的乡亲们。按今年 7?数据算，

他们企业全员为 557人，残障员工 155人，比
例近三成；而最多时，全厂残疾员工二百多

人，比例达 40%！

董建军对残障乡亲的好，自贸区上上下
下都支持他。泥城镇专门开辟一条公交线，一

头通公司，一头就设在残障员工宿舍门口；镇
上还在人才公寓专门辟一层，增建方便设施，

供残障员工居住……

瞿伟红离开时，董建军又叮嘱：“小瞿，为

残障员工做事，不要怕人议论。小袁条件是差
些，但这么大的厂区，总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你看一下，还有哪个工位适合他；最好再鼓励

他去考一个证，持证上岗，别人就没话说了。”

“像姚建那样？”瞿伟红问。

“对，要鼓励大家向姚建看齐。”董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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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建是“七零后”，聋哑学校毕业后到一家印刷厂工作，与董

建军相识。那年他才 17岁。
小姚好学，吃得起苦。进了印刷厂后，他跟着师傅学开印刷

机，吃了整整三年“萝卜干饭”。一个聋哑人，听不到机器响，也无
法用语言跟人交流，要驾驭那么复杂的机械，不是一件容易事。

小姚每天到车间，睁大双眼，全神贯注，看机器怎么运转，看师傅
怎么操作……三年后，连师傅也评价，小姚的技术已不在自己之

下。于是，姚建被任命为机长，这是厂里第一位由残障员工担任
的机长。

也许因为永远处于寂静之中，小姚的心境也永远宁静。他沉

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将各式各样诱惑拒之门外。他知道自己
天生比别人缺失，所以，他愿意付出几倍于他人的努力来补偿这

一点。
董建军喜欢姚建。他相信姚建会成为一名最出色的员工。没

错，上帝关上了这小伙子的嗓门和耳道，却关不住他的心窍和灵
气。你看，他虽然听不见周围任何声音，但是，他的目光能分辨出

无数相近的颜色，他的鼻子能嗅出哪种机油或颜料是错号的，他
的手指搭在机器上，凭着指尖接收的微震，就能判别哪个地方出

了毛病……
姚建像是为印刷机械而来到这世上的。从进厂时学开装订

机，到后来交给他折页机、配页机，他都操纵得得心应手。2015

年，董建军创立“翔港科技公司”，进口了一系列大型机械。那些

机器价格昂贵、技术含量极高，如瑞士的“捷拉斯”印刷机（每台

86?欧元）、“基杜”印刷机（每台 64?欧元）。这些 12色 13色

柔印的高精尖设备，是董建军的“心头肉”，也是一家新公司最贵
重的家底。

姚建当然也掂得出这些新设备的分量。他天天看着开进大门来的

集卡，更关注新车间里，那些新机器怎么一天天安装起来。他眼里露出
羡慕与欣喜，还有跃跃欲试的兴奋。
当新设备开机时刻来临，人们看到，姚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机长行

列里。有人不禁问董建军：让一名聋哑员工来操纵这么贵重的进口机

器，你放心吗？
董建军笑答：把机器交给姚建，我很放心。

质疑者问，为什么？

董建军说，他当过 16年机长，没出过一次质量事故，我有什么理由
不信任他呢？一个聋哑人，几十年来做得这样优秀，说明他比普通人更

踏实、付出了更多。我不仅信任他，更敬重他！
……

瞿伟红在董总这里得到启发，开始为袁滔奔走。她最后在厂区找到一
个电梯驾驶员的岗位。她觉得，能坐着工作，这对袁滔来说很重要。

要让每个残障员工都像姚建那样能干，这并不现实；但是，鼓励他们
决不放弃、天天向上，则是瞿伟红一直在做的。袁滔在得到这个岗位的同

时，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专门去一家技校参加培训。可他离开学校已 8

年，数字和文字已离他非常遥远。那些天，他连梦中都在追赶那些数字文

字。培训一段时间后，他才逐步找回读书的感觉。他参加了电脑考试。技
校通知他：考试及格。他终于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持证驾驶员。

袁滔拖着残肢，常年蜗居在家，外界对他来说陌生而隔膜。刚进厂

时，有人指指点点，他心有恻恻；慢慢地，有更多人走近他、轻轻拉住他
的手。他们的眼光，像长者打量受伤的小辈，令他感到安然，感到温暖。

他步履蹒跚，走得很慢。每次消防演习，总有两个同事留下来，一左
一右扶着他，带着他一道走向集合地点。很多次乘班车，他都是最后一

个上车，但他每次走进车厢，满车的同事都会站起来，为他让座。这些让

座者中，好多人本身也是残障员工。有时，袁滔坐下后，就会把脸转向窗
外，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满眼都是泪水……

袁滔的父亲是位出租车司机，每周都要来厂区接他回家。他心疼辛
苦的父亲，决意自己回去。他回一趟家要 80多公里（在宝山），单地铁就

要换 4条线。换车走的那些路，尤其是那些台阶，对他来说简直是灾难。
然而，每个周末迈出厂门，他一路都是微笑着的。他心里想的是：我有工

作了，我独立了！我虽走不快，但只要走着，我就能走回家！
他像一艘小船，在人海中颠簸。每次回家去见爱他的父母，他都要

颠簸整整 4个小时。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在这长达 80多公里的沿线，看到我们袁滔，请
向他行一个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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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军是土生土长的郊区人，爱家乡，懂家乡。他

一直说，上海这个城市，确实大，确实富，但在人们看
不到的乡下，还有不少贫困乡亲，尤其是身有残疾的

乡亲。
他几十年来关注着他们。邵泳和邵秀菊，就是他关

注的一对兄弟。
邵氏兄弟天生弱视，残疾等级达 4级；两眼只能辨

别光暗，却看不清实物。也就是说，他们的视力只比失

明好一点点。
养育他们的，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也是个充满了韧

性的家庭。
秀菊的名字有点像女人吧？可他的生性里，却有着

男人的倔强。他做过糖山楂、卖过冰棍，25岁时，他决
定做一件大事：要让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他

借钱去宝山，背回一只几十斤重的爆米花机。他决定做
一个走村串户的“爆米花人”。

爆米花赚钱不容易，黑手黑脸干上一天，也赚不了
几十元。但高度弱视的邵秀菊干得很起劲。不管别人怎

样看不起这个苦活，这是他们家第一份“长期工作”。
哥哥邵泳不放心弟弟一人在外奔走，天天与弟弟

同出同进；妈妈老了，但也会常来帮兄弟俩一道推车。
就是这样一份工作，邵秀菊干了 15年，从 25岁一直

干到 40岁！

这 15年里，双眼重疾的兄弟俩，不知在路上摔了
多少跤；满头白发的老妈妈，不知为两个儿子流了多

少泪。
这 15年里，弟兄俩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曾寻找

过更稳定的工作。但往往一查视力，厂方就把他们拒之
门外。有一家小化工厂，倒是用低薪聘用了邵秀菊，一家人还

为此高兴了一阵。可那家企业经营不善，很快就倒闭了，最令
人心酸的是，可怜的秀菊弟弟，还把两根手指丢在了那里……

董建军听说这些，已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心里很痛。
残疾乡亲遭这样的罪，被他看成是自己的耻辱。他让工会主席

瞿伟红去当地了解一下，并在有限的进厂名额里挤出一个，指
名留给邵家兄弟。

那是个仁爱的家庭。哥哥邵泳，把这个宝贵名额让给了弟

弟，他抚着弟弟断了两指的手，说：“秀菊受苦最多，他应该先
进厂。”

弟弟很争气，进厂后干得很出色，没多少时间，就被升职
为组长。哥哥逢人就说，“我弟弟‘来山’！（有本事）。”

邵秀菊当组长后，每天下班后要计件结账，总是很晚回
家。这时，邵家已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了，虽然清贫，但一家人

仍谨记老妈妈定下的家规：每天晚餐都要亲人到齐后才开饭。
邵秀菊每天从厂里摸黑回家，推开家门，总能见到：一大家子

人———弟兄俩坚持不分家———围着老妈妈，布好碗筷，在温暖
的灯光下等着他……

他是邵家第一个领着固定工资的人！
2010年，董建军又挖掘一个进厂名额。这回哥哥邵泳如

愿以偿，跟弟弟一道成了“翔港科技”的员工。
但邵家的积贫积弱没有完全铲除，因为兄弟俩的配偶也

都身患残疾、失业在家。董建军对瞿伟红说：“小瞿，你替我记
着这件事，有了机会，就设法安排这一对妯娌进厂工作。”

2013年、2015年，邵泳的妻子、邵秀菊的妻子，先后被招
聘进厂。

一家拥有 4个员工，收入比过去不知翻了多少倍。老妈妈
眯花眼笑，逢人就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家现在比村里许多

人家都好了！”
像这样的残障员工夫妻，厂里还有很多对。董建军说，这

样做，我们工作是吃力些，但残障员工夫妻关系稳定了，家庭
也就稳定了；如果大家都能分担一点，社会也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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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是农村
最苦的人， 他们的家
庭也是农村最穷苦的家庭。 像正常
人一样有一份工作，那是他们的奢
望。 这个感人的故事里， 悲悯、善
举、 激励，———被改变的命运烁烁
生辉。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